
一位金发非主流少年，随手拿

起一只封装完好的信封，轻轻

一捏，“合同”！

一位眼神清澈的中年大叔，掂

起一个严密包装的纸箱，慢慢

晃动，“高脚杯！” 

一位短小精悍白发老者，目有

精光，以挑西瓜手法叩击离身

边最近的一只纸盒，“U盘，金

士顿的。”已经很难以想象了是

么？但作为业界耆宿，这样还

不够。 他将小盒贴近耳旁，反

复叩击，片刻，一头豆大的汗

珠，老者终于释然，“16G”。

疯狂的
快递员

图 / 东方IC

78　汽车公社 | 2015.01

圈
落

 / G
en

eratio
n

s

G

iAUTO　79



80　汽车公社 | 2015.01

圈
落

 / G
en

eratio
n

s

G

iAUTO　81

李振：
用脚步丈量梦想
文、图 / 李文博

他们不是日行千里，绝学加身的江

湖中人，但江湖上却一直会流传着他们的

名号：快递。聊起快递，似乎每个人都可

以张口就来各种段子，网上看来的也好，

亲身经历的也罢，似乎一夜之间，快递在

马斯洛人类需求金字塔上的地位已经逼近

WIFI，落位第四。

有些时候，当快递哥如清风般出现在

你面前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比如你买了

几盘尺度较大的“动作片”，网上查单号，其

实早就到了你的城市，但真正送到你手里的

时间却至少晚了2天，和你相熟的快递哥似

笑非笑，带着一点深沉的意蕴。再比如你买

了几本诗集，叶赛宁、飞鸟集什么的，快递哥

一进门，就带着一丝不屑，把书交到你手里

后，终于是抑制不住地说：同志，这种抒情

印象派的诗还是少看些得好啊！

当我把这个段子讲给负责本小区快递

业务的申通业务员李振听的时候，憨厚的

他终于憋不住大笑起来：“我每天送货都

送不完，要是碰上打折，连电动车充电的

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心情背诗啊！”这位

来自辽宁营口的汉子，趁着抽烟的档口，

接受了我的采访。

“老李”养成记

李振是营口人，在上海已经十年，老李

给自己这十年的生活总结是“爱折腾”。

 2004年背着个大包，告别父母和儿时

玩伴，坐绿皮火车一路来沪闯荡，理想很赤

裸裸，在上海买房，把父母接到自己的房子

里安享晚年。

谁曾想，李振动荡的职业生涯才刚

刚开始，小区保安、KTV服务生、洗车店

员、饭店切菜工……“那会儿为了生计，

什么都干过，从不觉得苦，也看不见别人

的白眼，还乐在其中，每每和家里打电话

说自己在上海工作，就是了不起。”

之后，李振和朋友一起盘下了一家

位于嘉定的快递营业点，没想到牌子还没

挂上，老板梦就碎了，房东带着李振和朋

友3年押金及房租没了踪影。电话从忙音

变成了空号，小李也在那段时间里熬成了

“老李”。

回家休息了半年，老李躁动的心又开

始蠢蠢欲动，“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上海，

我就是要在这里扎根。”谈到那段昼夜颠

倒的日子，李振的语调明显变得沉缓。

再来上海，李振感觉一切都变了。快

递的需求量比自己离开前翻了近一番，在

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形形色色各家快递的业

务员奔忙，在同乡的介绍下，老李进入申

通，这一干就是5年。年龄和阅历让他显

得比其他快递员成熟不少，这样也让他赢

得很多公司大客户的喜爱。平时，同事都

叫他李哥，新进的快递也都会跟在李哥后

面端茶递水，希望他能多教些诀窍。

说起快递生涯，老李最深的体会莫过

于身边的人更换频率太高，昨晚还一起吃

饭，今天早上就不见了。“这行流动性很大，

有的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嫌这行收入

低，没前途。关键还是得坚持，干啥都一个

道理。”老李就着热白开咽下已然冰冷僵硬

的馒头，这是他平时最常见的午餐。

“八条腿也送不了”

12月12日凌晨， “双12”网购狂欢活

动刚落幕。在经过双11小考后，快递业的

“期末大考”正式开始。

 清晨6点35分，许多前一天晚上彻夜

狂购的“剁手党”们还在甜蜜的睡梦中，

而位于闸北区原平路的各个申通揽投点内

已是人际熙攘。

前一晚11点，申通快递分拣中心里灯

火通明，分拣员工加班加点迎接从四面八

方汇聚而来的快递包裹，“今晚肯定没得

休息，家属都全员上阵来打包了。”一位

正在马不停蹄分拣快递单的工作人员说话

的间隙，从他手旁飞出的单据已经叠了高

高一摞。

早晨6点不到，上海中心派出的送货

车已抵达原平路经营部。老李和同事们刚

扒拉了几口早饭，就赶忙开始卸货，然后

将货物按照各自的区域进行分配。“这个

摆放是有顺序的，脑子里得想好，先去哪

个小区，后去哪个小区。后去小区的快件

得摆在车厢里面，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李振说，有经验的快递员出发之前，都已

经规划好最便捷的送件路线，节省时间又

节省体力。

“往常我们每天要送80到90件的包

裹，‘双12’后的这段‘旺季’，每天起

码得送100到200件。”边上的同事搭腔

说，“双12”虽然业绩量是上去了，但每

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快件，老李和同事们的

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我现在有点害怕购物节，马云他们

这帮人没事儿就搞点节日出来，快递那么

多，就算我有八条腿也免不了会晚。”老

李将今天要递送的快件装在车上，为了避

免路面颠簸造成包裹滑落损坏，细心的老

李将随身备好的弹性包装袋结结实实地捆

在货物周围，装满的货物在电瓶车尾部突

起类似一座拱门的形状。“不过这种购物

节快递多，我就挣得多。晚点就和人家解

释下呗。”老李戴好手套围巾和护腿，转

动车把，踏上工作之路。

离开拥挤的营业点，老李的电动车快

速穿过原平路这条略显偏僻的小路，向人

流攒动的城区进发，灰暗的天色遮住了这

座城市原本的光鲜。“第一家就去旁边的

小区，有8个件呢，现在这个点估计都上

班去了，直接去代收便利店放下再跟个电

话就得了。”周边的道路老李已经烂熟在

胸，居民的作息时间规律也摸得透彻，不

管是哪条不知名小路，还是哪栋难找的单

元，尤其是对于一些熟悉的取件人，老李

基本不用打电话，就知道肯定能找到人。

来到灵石路上的地质大厦，老李找到

“老友”保安刘叔，签了单以后，老李不

忘和他唠上两句家常。老李说，“在上海

这么多年，我最知道外地过来的不容易，

送件时客客气气，是做人最基本的。”

“有一次送红酒，总共有15箱，是大活

儿。但对方收快递的是个小姑娘，一个人扛

到10楼也不可能，我只好帮她弄上去。现在

公司要求快件必须送货上门，不能随便乱

丢。结果最后一箱实在太重，没拿稳掉在地

上，里面碎了2瓶，对方不乐意了，一定要揪

着我赔。”近千元的赔偿让老李几天的辛劳

化为泡影，“赔都赔了，也就不想了。下次见

着我能说个谢谢，给口水喝就OK了。”生活

的重担没有压垮老李，乐观开朗的他还向记

者拽起了洋文。

采访结束时，我问李振，有什么梦想。

他顿了顿，缓缓地说道：“希望自己能赚得多

些，赚得快些，早点接父母来享福。”谈起还

在老家的父母，李振眼眶有些湿润。

在他身上，我看见了已经被现实磨平

的痴狂，但也看见了对城市繁华的留恋。

理想如一叶轻浮，现实如千斤沉重，这座

冰冷的城市里，还有千百万人如李振这般

艰难地活着。

周边的道路老李已经烂熟在胸，居民的作息时间规律也摸得透
彻，不管是哪条不知名小路，还是哪栋难找的单元，尤其是对于
一些熟悉的取件人，李基本不用打电话，就知道肯定能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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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钟就到。”挂了电话，小王用手

背抹了一把鼻子，往裤子上一揩，跨上了满载

快递的小电驴，迎着呼呼作响的寒风，向下

一个地点赶去。临走前，他回头嘟囔了一句，

“这个礼拜，跟你说的话最多。”

“人累，心也累”

顺丰快递员的工作，小王刚刚做满三

个月。

今天，他和平时一样，七点半准时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把要送的快递整整齐

齐地放进电瓶车后的木箱子里，再用绳子

紧紧地固定住，脚踏板上也被塞得满满当

当。离开派送站前，小王心情忐忑。一会

儿，把车上的这批快递送完之后，他又要

联系那位难缠的顾客了。

昨天上午他第一次和这位顾客见面

时，就被劈头盖脸地责怪了一通。“你知

不知道我的文件非常重要，没有防水袋我

怎么敢放心交给你？”“用完了是你的问

题，你现在给我回去拿一个来。”小王二

话不说，骑着电瓶车就往派送站赶。

作状况可谓焦头烂额。算错快递费自己贴

钱，根本都算不上什么。老手也会犯这类

的错误。让他心痛的是，工作第一个月就

掉了一份昂贵的快件。一份装有耳机的快

递不知去向，小王不得不自掏腰包赔了顾

客一千六百多块。小王说，钱是小事，如

果被公司知道了，免不了受处分，对以后

的发展都会有影响。

上个月，小王在送快递的途中遇到

车祸。当时，他一手接着电话，一手扶着

电瓶车，在路口等红灯。一辆摩托车直接

从侧面撞了过来，车上的人摔在地上。谁

知对方反向他要起了赔偿。“我还有这么

多事情，根本没时间跟他耗。只能破财消

灾了。”五百块给了对方，两百块用来修

车。尽管公司给每一辆电瓶车都上过保

险，但类似这样的“小事”，快递员们也

都是能不上报就不上报。

就这样，五千多块的工资看着不少，

但这里赔一点儿、那里贴一点儿，拿到手

里的根本所剩无几。

近些年来，关于“快递员工资高”

的话题，一直被传得沸沸扬扬。在小王看

来，他们吃的是体力饭，工资直接和送件

数、收件数挂钩，多赚一分钱就多一分辛

苦。“工作到现在，我只休息过两天。一

天是生病，实在起不来，还有一天就是和

别人撞车的那天。”越是到了节假日，小

王和所有快递员一样，越是忙的团团转。

“顺丰这里的平均工资大概六七千块

吧。”小王从同乡那里听说，土豪级别的快

递小哥儿也是有的，“吴淞一带就有一个快

递员，每个月能赚十几万。他有几个做淘宝

的大客户，每天都固定出货。”这一级别的快

递员，一定是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出色的

工作能力和个人形象，以及广阔的人际圈，

当然，还需要不可或缺的好运气。“你想一

进来就拿高工资是不可能的。”

有前途，但要熬

“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快递员里很

少。”他抬了抬包裹在工作服里纤细的胳

膊。确实，在装满信封和包裹的巨大木箱

子面前，他实在太过娇小了。

回忆起来，小王的入行决定再随意不

过了。之前他在广州呆了六年，干过送奶

工、服务员，上一份工作是水泥工。三个

月前，工地里的活儿告一段落，他领了工

资来上海找要好的安徽老乡聚聚。听老乡

说，在上海送快递挺好的，一个月能赚许

多，便留下来试试。 
进了顺丰之后，公司里的同事也都

表示，“在顺丰干有前途，但是要熬。”

这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比如一个好的地

段，之前负责的人离开了，才会选出新的

人顶上。而越是资历老、经验丰富的员

工，被选中的机会越大。

因此，尽管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不如意，但员工流动性并不大。“除非是

出了大差错，被公司解雇了，很少有人主

动离职。”上个月，他的同事因为没有将

所有的快递开箱检查，最后把一份航空违

禁品送上了飞机，险些被开除，如今被调

到了一个业务量极少的小区工作。

小王现在负责的是宝山区某一片老

住宅区，没有电梯。他平均每个月送出

一千四百多份快递，其中还不包括收件。

三个月里一栋楼一栋楼地跑，小腿不知不

觉地粗了一圈。他一心想着，希望年后能

做
了
快
递
员
后
，
油
然
而
生
的
孤
单
感
让
小
王
有
些
心

酸
。
他
时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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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调剂到附近的商务楼片区，“那里不仅

业务量大，还可以搭电梯，取件、送件轻

松多了。”他甩了甩被犀利的寒风戏虐成

爆炸款的发丝，好像在说，去了商务楼片

区，造型也不会这么狼狈了。

从16岁起就离开安徽独自一人在外打

拼的小王，像极了随风飘扬、且有着强大

生命力的蒲公英，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

“胆怯”、“陌生感”这一类的词语早已

经消失在他的人生词典中。

唯独，做了快递员后，油然而生的孤

单感让小王有些心酸。他时常觉得自己就

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通过手机，接受

着电话另一头的远程遥控。从早到晚一刻

不停地奔波着。回到公司后，同事们又各

自忙着检查货物、打包、填写记录单。能

真正说上几句话的人，少之又少。

“我每天都想着能多睡一会儿。”在小

王眼里，幸福就这么简单，但又那么难。

快件多的时候，防水袋用完了是常

有的事，没能套上防水袋的，小王也一定

会在回到派送站后一件一件包装妥当。

“顾客不放心也能理解。”再次回来取件

时，顾客已经出门，让他晚上8点之后再

来。但最后，忙活了一整天的小王依然没

能取到这份快递，“我很忙，你明天再来

吧。”临挂电话前，顾客还不忘抱怨一

句，“你误了我的事儿。” 
“人累，心也累。”小王无耐地摇着头。

因为是新手，三个月以来，小王的工

图 / 杨丽婧

图 / 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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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俊如：
十七岁的懂与不懂
文 / 林姿

“快递！”

门口传来一个女声，不是很娇柔清脆的

那种，略带粗狂并夹杂着一丝的不耐烦。我

顺着声音望去，是一个纤弱的女孩，身高大

约160cm左右，扎着马尾，脸红扑扑的，斜挎

着一个泛旧的背包。

“呀！是个美女快递”，我脱口而出，可

对方似乎司空见惯了诸如此类的评语，丝毫

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发放完快递收了签单毫

无表情地转身推门而出。

是处理单据，分类快件，全年无休。“除非真

的很累还是可以调休一天的。”小毛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赶快把双十二积压的

快件送掉，小毛也没有多少机会出来。虽然

来上海快一年了，但她活动的地方仅限于普

善路，大宁国际和七浦路。如今再多一个俞

泾港路的大润发。

小毛今年17岁，安徽马鞍山和县人。

“明年我就18岁了。”小毛似乎很介意自己

的年纪小，语气里透着一副急于长大成人

的热切。

小毛来上海快一年了，之前和父母在

云南曲靖卖大饼，“卖大饼比较赚钱，在云

南我们的大饼一个月可以卖1万多。”说起

在云南曲靖卖大饼的日子，小毛倒是一脸的

向往，她说她不喜欢读书，成绩差得一塌糊

涂，所以初中毕业她就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个

主张：不上学了。

相比于卖大饼时月入万元，做快递员

就没有那么高的收入了。“我们一票抽成是

6毛钱，量多的人一天200多票也就100多块

钱。”小毛歪着头想了想说：“我最多的一天

也就送了150票。”

我随着小毛一起来到电梯口，帮着她一

起送完半麻袋的快递。穿梭于楼层的电梯

之间，突然发现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来

往于楼层间最繁密的人就是快递员了，他们

或推着车子、或如小毛般提着麻袋、或者背

着个大包，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健步如飞。

未来是个谜

上午快接近12点的时间，小毛装快件的

麻袋里已所剩不多。只见她套着一双已经泛

黑的白手套打开放在楼道间装快递件的麻

袋子，麻利地从中拣出该楼层的快递，快步

走向送件的地方。按铃、推门、撕下票据、签

字、走人，这过程她操作得行云流水，毫不

拖泥带水。遇到收件人不在时，她不自禁地

流露出怨念的表情，有点急脾气的她这时候

会有一点的躁。

“特别讨厌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今天送

不掉，明天还要来送，最不喜欢返件了。”小

毛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大声地对电话那头

说：“喂，我送快递的，现在你家门口呢，你

人在不在啊？”

小毛虽然年纪小，但是也是闯过南走

过北的人，举手投足之间少了同龄人的娇

柔，多了一份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老练。都

说十七岁是花季，但对小毛来说，她不懂什

么叫十七岁的花季。

十六岁辍学随父母在云南曲靖卖大饼，

十七岁被在上海做快递员的舅舅召唤到上

海，成为圆通快递里年龄最小的客服人员。

在小毛十七年的岁月中，似乎就做了两件

事，卖大饼和做快递。当别的十七岁小孩还

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畅想未来时，小毛却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颜色？

在她还是婴儿的记忆里，她记得父母抱

着她在北京街头卖大饼，那是她第一次离开

家乡在外面闯荡；随后她还记得初中毕业后

和父母在深圳寻找卖饼摊子未果的一个月

时光，那一个月让她深深地喜欢上深圳这个

城市，不过她不清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去。

曲靖也许是她记忆深处最远的远方，那

里让她感觉自由自在。虽然上海是她呆过最

繁华的城市，但是上海的繁华与她无关。她

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工作地点普善路，以及偶

尔到附近的大宁国际逛一逛，即使是最喜欢

的地方——七浦路，一年来也难得逛一次。

“你去南京路逛过吗？”

“南京路在哪里，远吗？”

“地铁很方便就到的。”

“没坐过地铁，不知道怎么坐。”

十七岁的小毛虽然去过北京、深圳、云

南还有上海，但她的世界依然很小。她知道

不读书了要跟父母到外地打工赚钱，养家糊

口。但她不知道，从此她的世界可能无法冲

出大饼的香。

看着写字楼里透出温暖的舒适，小毛

将艳羡的目光收回，涉世未深的她还想不明

白她的未来在哪里。她说过完年她就回老

家，不出来了，她想念家乡的朋友和同学，想

念跟外婆一起生活的弟弟，想念家乡阳光无

垠地撒下，她在野地里自由的奔跑。

关于未来，她说她不知道，没有想

过。不过她在微信的签名上写到：我想有

梦想！

在小毛十七年的岁月中，似乎就做了两件事，
卖大饼和做快递。当别的十七岁小孩还在学校
里无忧无虑地畅想未来时，小毛却不知道自己
的未来是什么颜色？

递已经快把圆通闸北区的仓库塞到放不下

了，为了能尽快把快递送出去，公司发动了

客服人员一起派送快递。而小毛分派到的

区域正好是她父亲平常派送的地方。“我只

送三天，明天就不来了。”小毛对于快递员的

身份并不是很感冒。

小毛是圆通闸北区的客服工作人员，每

天8：00上班，晚上10:00下班，上午8:00～下

午18:00的时间，她的工作内容是接件和接

受投诉；下午18:00～晚上22:00的时间主要

都说快递很忙，分分钟都是金钱，毛俊

如也是。她丝毫不想浪费时间跟我废话，她

还有半麻袋的快递要送，而她希望在上午结

束之前全部送完。

三天快递员

毛俊如是一名快递员，其实也不全是，

她之所以会出现在我们的商务楼送快递，全

赖了该剁手的“双十二”。小毛是替她父亲

来送快递的，照她的话说，双十二收到的快

图 / CFP

图 / 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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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另类青春
文、图 / 张力克

“您好，你有快递在快递服务中心这

里，已经放了好几天了,麻烦你中午过来领

取吧。”挂了电话，小云把目光转向了另

外一个小纸箱子，寻找上面收件人的信息。

小云是大学校园快递中心的一名工作

人员，初见时，她脸上还带有一些红润，

显得有些青涩，感觉她比这个学校绝大多

数学生的年龄还小。她正忙着整理架子上

的快件，核对上面的信息，嘴上还不停地

碎碎念。

“我想要寄东西”，一个拿着衣服的

学生走了进来。

“单子在那里，旁边有笔，把东西给

我，我给你打包。”指完位置后，小云回

身去后面取打包用的塑料袋。语言准确、

精炼，动作不拖泥带水，不耽误顾客和自

己的时间，小云要比想象中的老练。

结缘校园快递

“你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呢，喜欢吗？”

小云看了我一眼，“为了生存”，

简单直白的话直接把我接下来想说的话给

噎住了，没有梦想与憧憬，只有现实和无

奈，说完后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

在这个看脸和学历的时代，留给大多

数人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出身普通家庭的

小云，学历也不高，为了活下去，或者说

为了活得更好，她跟着同乡的大姐来到中

国最发达的城市工作，也成了推动这个时

代发展的一环。

互联网就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世

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开始浮现它的影

子，就连象牙塔般的学校也不例外。互

联网电商大佬马云的身后，不仅站着一

帮败家的女人，还有一帮仅次于她们的

大学生。

随着大学生网上购物的流行，校园

快递市场也日渐红火。在上海各大高校门

口，经常能看到申通、圆通、韵达、顺丰

等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骑着三轮车，载着大

大小小的包裹，他们横七竖八地停在校门

前、马路边，还有一些偷偷溜进校园，在

学生宿舍楼下开声“叫卖”。

对于各大学校而言，这种无规则的快

递摆摊，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并会造

成安全隐患。然而，拒绝快递上门，又会

给校内师生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学校的第三方快

递服务中心就成了非常可行的解决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学校这个潜

力十足的市场。小云的姐姐就成了这样一

个幸运的人，她与学校达成协议，在校园

内承包了这个快递服务中心。

早上开门后，小云和同事们先翻检

今天刚到的快递，根据架子上的标签，韵

达、圆通、申通等，一个一个摆放好，有

序才能有成。临近中午11点，小云与同事

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通知同学们来领

取快递，由于绝大多数同学这个时候还在

上课，他们只能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

“同学，你好！你有快件在快递服务中

心，请在下课后到快递服务中心韵达X号

柜领取，收到请回复……”

上午课结束的铃声响起，校园内顿时沸

腾了起来，成群结队的学生熙熙攘攘地向快

递服务中心走来，用快递服务中心另一名工

作人员的话说，“敌军还有30秒达到战场”，

这也是小云一天最忙碌的时间段。

“圆通4号柜在哪里？”

“里面，朝里走，倒数第3个。”

“同学，别走，我看下你的校园卡”

“签哪里？”

“签这里。”

这样的对话，每天要重复上几十遍。

“他们明明都知道该怎么做，还是

小云就是物流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有时候，也是快递公司的“最后一米”。 要问一遍。”久在这个校园，绝大多数学

生早已熟知各个快递公司柜台的位置，明

白该走怎么样的签收流程，或许是出于谨

慎，不少学生还是会在取快件的时候问一

遍，这也加重了小云的工作量，也让她有

些生气。

校外人的校园生活

每天，“学生上课，我们上班，学生下

课，我们还在上班。”同样是在学校，小云是

一个工作者，每天学生去上早课的时候，他

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小云并不觉得有

什么不妥之处，“因为我是在上班。”

校园的快递服务中心只是第三方机

构，他们不仅和学校达成协议，还要与其

他快递公司洽谈业务，“只有韵达、圆通

的才能放在这里，我们和他们有合作。”

学校为了管理方便，快递公司为了省

钱，而快递服务中心前面刚好有块空地，

于是快递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就成了校园

快件的集散地 ，这对小云他们是不利的，

一方面是侵占了他们独享的快递业务，另

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工作空间和工

作秩序，“那有什么办法，你总归是要在

学校里做事。”小云也是满脸的无奈。

不过，日子久了，也就这样了。

渐渐地，她与其他快递公司送货的小

哥也都熟悉了。下午6～7点钟，天已黑了，有

些同学还没能赶来领取快递，那些散落在

外面的快递小哥又要回去交班，干着急，小

云他们因为是服务站，所以无所谓下班晚

否，熟悉小云的小哥就会找上门来，拜托小

云帮忙来等那些令人头疼的同学。

小云就是物流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有时候，也是快递公司的“最后一米”。

因为是在学校，在上午一些空闲的时

间，她也会去听一些课，但是这里大多数

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东西，听不懂，后来也

就不再去了，“只有文学、历史类方面的

课勉强能听懂。”有时候，晚上有影视赏

析之类的课程时，她也会去听一些，因为

这些课大多是放一些非常经典的电影，这

也是她为数不多的休闲时间。

也有人问过小云，是否想回去重新读

书上大学，“不想，不是那块材料”，或

许，小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有了自

己的工作，对于那种大学生的生活，她看

在眼里，却一点也不羡慕。

“只要你不懒，就能很好地活下

去。”小云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生活。


